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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界对陈述句、感叹句、疑问句和祈使句等四个基本句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4 类 8 种模式。

本文认为其中的“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关系模式是互动性“弱-强”模式，并从三个方面补充论

证其句法形式：一是已有句类标记的再认识；二是语调系统及其分工；三是语调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结果

发现，汉语句类标记大体形成一个相互排斥的替代选择系统，每个句子标记都可以分配到一种类型，且任何

句子标记都不是一种以上类型的成员。据此，互动性“弱-强”关系模式里的两类四种句类都分别具有各自的

句法形式，因此该模式可视为汉语句类关系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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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回顾

句类（sentence type）指按交际目的划分的句子类别，也常被称为言语行为 (speech acts)。学界几

乎一致认为，汉语拥有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个基本句类①，但对其间关系却提出过如下 4 类 8 种

模式。 

（一）平行四分模式

该模式直接将句子分为四个关系平行的句类。章士钊据“表著发言者之意志”分为叙述句、疑问

句、命令句和感叹句②，刘复据说话时语气分为直示句、感叹句、询问句和命令句③，金兆梓据语气区

分出直陈句、传感句、布臆句和询问句④，王力主要据语气词分为确定、不定、意志和感叹语气⑤，丁声

树等据语气词分为疑问、祈使和禁止、测度与商量、陈述⑥，陈望道据“陈述的意趣”“用意”“情感”或

“写说的目的”分为直陈句、询问句、期使句和感叹句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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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类四种模式

该模式包括如下三种观点。

一是黎锦熙“只就思想表达”分为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和惊叹句四个平行句类，同时将祈使句

分别并入前两个句类。①

二是叶斯柏森最早据“说话人是否想直接通过他的话语对听话人的意念施加影响”分为两大

类：陈述句和感叹句为一类，请求句和疑问句为另一类。前者“有没有听话人当然是无关紧要的”，

后者的“目的是要影响听话人的意志，也就是说，使他做某事”。同时“疑问句也是一种请求句，即

请求告诉问话人某事，向他提供他想知道的信息”。②吕叔湘部分接受了叶氏观点而认为：“我们平

常说话，多数是为表达事实，可是也时常以支配我们的行为为目的，这就是祈使之类的语气。”③范

晓据传达信息的目的提出，陈述句、感叹句、应答句大都属于信息储存句；疑问句、祈使句、招呼

句大都属于信息反馈句。④有的学者虽不赞成上述分类模式，但也承认陈述句和感叹句之间关系

密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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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徐晶凝据语气手段是句类及其标记还是语气词而提出，“陈述句和祈使句的区别算做是

 （mood）的区别，疑问句类和感叹句类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只称    和    ，

 （mood）则只是由疑问语气助词表达的”⑥。石毓智认为，历史上很多疑问手段转化成了感

叹句的标记，二者存在密切的历时关联。⑦
 

（三）三类六种模式

吕叔湘据“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并结合语气词，将句类分为“与认识有关的”直陈句和

疑问句、“与行动有关的”商量句和祈使句，“与感情有关的”感叹句、惊讶句等。⑧
 

（四）一对三模式

该模式包括三种观点。

一是陈述句对其余三种句类。吕叔湘曾据是否带有特殊语气将句子分为“不带任何特殊语气（如

疑问，祈使，感叹）的语气，可以称为‘直陈’语气”，其余句类都是带特殊语气的句类，包括陈述句之外

的三种基本句类。⑨赵元任从话语功能角度认为，大多数句子是陈述句，而命令句、疑问句、呼语和感

叹句则多用于“对话”或插入动作或事件的讲话。⑩太田辰夫据言者对听者有无要求或期待分为无要

求语句和有要求语句。前者具有相对的完结感，包括陈述句（含祈使句）；后者具有绝对的完结感，包

括疑问句、禁止祈使句。同时他认为，汉语“没有命令句，只是借用无要求句，临时当做命令语句”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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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学者从句类转换关系角度认为，只有陈述句是无标记的，其余句类都是在陈述句之上添加

不同标记构成的。①

二是感叹句对其余三种句类。布龙菲尔德提出，“在英语以及许多别的语言里，句子是凭借变调

即次音位标示句子的结尾，并且能区分三种主要的句子类型：John ran away [.] John ran away [?] Who
ran away [¿]（倒过来的问号表示补充问句）。此外，在这些句型的每一句上，可以加添感叹句式的句调

的变异”②。何容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做陈述，还是提出疑问，发出祈使，说话人都可以带有一定的甚

至强烈的感情。”“declarative 应该是和 interrogative 对立的，因为一个句子不是 interrogative，便是

declarative；exclamatory 则只能和 nonexclamatory 对立，因为任何一个语句要是所带的感情超过了平

常所应有的程度，都可以成为一个 exclamatory sentence，不管它是 declarative，imperative，还是 inter-
rogative（因此任何带强烈感情的句子都可以标以 exclamation mark）。”③高名凯提出：“表情语法和表

达思想的语法虽都是语法，却是不同的领域，不过这两个领域可以互相重叠而已……其实表情的语法

只是把表知的语言用另一方式来表达而已。”④最后，徐杰先据“达意”把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和

祈使句，再据“表情”强弱将其余三个句类各自分出“强感句”和“弱感句”两个次类。⑤吕明臣则认为，

“感叹句都表达情感，但表达情感的未必都是感叹句，一般所说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也含有情感

因素”⑥。最后，齐沪扬据语调轻重分出感叹句和非感叹句，再据语调升降将非感叹句分为疑问句和

非疑问句。⑦

三是疑问句对其余三种句类。邢福义认为“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采取降调，一部分疑问句采

取升调”。从用途说，“疑问句是提出问题，要从对方那里获得信息；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则是输出

信息，或告诉对方一件事，或要求对方做什么不做什么，或向对方表示某种强烈的感情。从获得信息

和给予信息这些作用看，它们之间也是对立的”⑧。齐沪扬也认为，除了特指问句，疑问句都可以用升

调，非疑问句都可以是降调。⑨
 

（五）小结

至此，学界提出的四种基本句类之间的 4类 8种关系模式可归纳如下。
 

表 1    学界已有的句类关系模式
 

句类关系模式 划分依据 出处

平行四分模式

1a.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 言者意志 章士钊1907

1b.确定、不定、意志和感叹 语气词 王力1985

1c.陈述、疑问、感叹、祈使 语气词和语调 丁声树等1961

1d.直陈句、询问句、期使句和感叹句 “陈述的意趣”“用意”“情感”“写说的目的” 陈望道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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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四种基本句类的关系，何以提出如此多样的划分依据和如此多样的关系模式呢？句类关系

研究该何去何从？

首先从语言的互动性本质看，“一种语言的语法中植根最深的社会意义就是句子类型本身”①，所

以“话语所执行的精确言语行为是这些属性与各种语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部分是说话者

和听话者合作谈判的结果”②。句子的语气，“有的主动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有的则不必以听者的存

在为前提”③。据此，汉语疑问句和祈使句主要用于听者在场的语境，偶用于内心独白或自言自语；陈

述句和感叹句主要用于不必以听者在场为前提的语境，更多用于内心独白或自言自语。如：

（1）这个小偷翻来翻去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自言自语道：“这个艺术家怎么比我还穷

啊？”（1998 年《人民日报》 ）
（2）他自己也满身的圣斗士气息，就连做作业遇上了难题，也不由自主地像星矢遇到了强

敌那样喃喃自语：“第七感呐，你在哪里？雅典娜，帮帮我吧！”（1994 年《读者文摘》 ）
（3）朱海鹏自言自语道：“月蓉已经做过一次好妻子了。”（柳建伟《突出重围》 ）
（4）强盗看着那两包钱袋，见里面装得满满的，心里说：乖乖，好多啊！这一下俺要发财

（续表 1）

句类关系模式 划分依据 出处

两类四种模式

2.决定句、商榷句对疑问句、
惊叹句

思想表达 黎锦熙2007

3.陈述、感叹对疑问、祈使 是否影响听者的意念；信息储存或反馈
叶斯柏森2009；

范晓1998

4.陈述、祈使对疑问、感叹 语气手段是句类还是语气助词 徐晶凝2008；石毓智2010

三类六种模式
5.直陈和疑问、商量和祈使、

感叹和惊讶
使用目的和语气词 吕叔湘2002

一对三模式

6.陈述对其余句类

是否带有特殊语气 吕叔湘2002

“平面的直陈型”和“另外的‘型’” 高明凯1986

有无特定句类标记 徐晶凝2008

言者对听者有无要求或期待 太田辰夫2003

“连续性话语”或“对话”或插入动作或
事件的讲话

赵元任2011[1968]

否定词和体标记的使用对立 石毓智2010

7.感叹对其余句类

句末特殊的音高 布龙菲尔德1985

有无强烈的情感和语调、表知或表情
何容1985；高名凯1986；

吕明臣1998

“达意”类型和“表情”强弱 徐杰1987；徐晶凝2009

语调轻重、升降 齐沪扬主编2007

8.疑问对其余句类 语调升降及其程度 邢福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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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李文澄《努尔哈赤》 ）
由于没有听者在场，例（1）的疑问句显然失去询问功能，而表示言者对“这个艺术家比我还穷”这

一现状感到疑惑不解；例（2）的祈使句显然失去建议或命令功能，而表示言者的企盼。由于无需听者

在场，例（3）的陈述句仍然表示陈述功能，例（4）的感叹句仍然表示感叹功能。由此可知，疑问句是言

者传疑而重在使听者答复，祈使句是言者传令而重在使听者实施，两者的互动性都强；陈述句是言者

传信而重在使听者知晓，感叹句是言者表情而重在自我抒情，两者的互动性都很弱或没有互动性。据此，

上表里的第 3种即“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这一关系模式可视为互动性“弱-强”关系模式。

其次，学界对汉语句类的形式标记及其功能的认识也有待深入。

有鉴上述，我们将接受互动性“弱-强”这一句类关系模式，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如下三个方面

对其句法形式及其对立进行补充论证：一是已有句类标记的再认识；二是语调系统及其分工；三是语

调和语气词的共现组合关系。 

一　已有句类标记的再认识

对于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这一句类关系模式，学界主要从功能角度提出如下四个依

据。一是言者是否影响听者的意念①，即陈述句、感叹句的互动性弱于疑问句、祈使句。二是信息储

存或反馈，即陈述句、感叹句表示信息储存，疑问句、祈使句要求信息反馈。②三是陈述句和感叹句功

能相通，都表示对命题的肯定，感叹句还在此基础上表示感叹。③四是听者在场与否。此外，从形式

角度至少提出了如下四类 20种句类标记（有的称之为“语气标记”）。④

 
 

表 2    学界提出的句类标记
 

韵律标记 语调、停顿、重音、语速快慢 4

书写标记 句末号 1

实词标记 自主可控动词祈使句、形容词感叹句、疑问代词特指问句 3

虚词标记 语气词、叹词感叹句、程度副词感叹句、禁止副词祈使句 4

句法标记

句法成分 第二人称代词作主语隐现自由祈使句、将来时|非进行时祈使句 2

句法结构

析取式选择问句

肯否式正反问句

好一个+NP/你这个+NP感叹句

（我）命令（你）、（你）给我+A点/趋向动词/V(一)V、重叠式祈使句

6

王珏：重新认识句类的关系模式

 ①　［丹麦］叶斯柏森：《语法哲学》 ，第 467页。

 ②　范晓：《汉语句子的类型》 ，第 17页。

 ③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 ，第 231—232 页；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第 312 页；朱德熙：《语法讲义》 ，第 24 页；徐晶凝：《现代

汉语话语情态研究》 ，第 102页。

 ④　此外，不少学者默认陈述句是无标记或隐性句类，其余句类分别使用不同的显性句法标记。主要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第 314—317 页；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 ，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5 年；邢福义：《汉语语法学》 ，第 123 页；杜道流：《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 ，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李成军：

《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499 页；

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 ，第 99—106页；陈一：《汉语语法研究十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 151—162页。

最后，司罗红、徐杰和王素改（《句子中心语性质跨语言差异与祈使句主语隐现》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年第 1期，第 26—36页）提

出，“汉语类语言的句子中心语只包含谓素，与时体无关，这一参数设定决定了汉语祈使句的主语可隐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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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ock 和 Zwicky 认为，“句子类型的定义也必须基于形式标准：句子类型，或者更具体地说，表

征这些类型的形式属性，理想情况下应该形成一个相互排斥的替代选择系统，这样，每个句子标记可

以被分配到一种类型，并且任何句子标记都不能是一种以上类型的成员”，只有“当识别语言中基本

句型的形式标记（屈折词缀、词序模式、助词等）形成一个替代选择系统时，这种形式标准才理想地得

到了满足”。①简言之，上表所列句类的形式标记与其句类功能之间应该是一对一关系。下面分别重

新审视。 

（一）韵律标记

首先，语速快慢是日常会话句的本质要素之一，主要和语速缓急、个性风格、在线认知能力乃至生

理特征有关。其次，停顿和重音主要涉及话题、逻辑背景、信息结构、话语风格及心理、生理因素等。

最后，语序及其倒装属于信息结构的语用手段。简言之，韵律手段里，除语调外均非必要性句类标记。 

（二）书写标记

作为书写技术手段的句末号是书面语里反映语调的人造书写符号。吕叔湘早就明确指出，“需要

注意的是，往往在句子应该已经终了的地方用的不是句号而是逗号，做语法分析的时候不能以此为依

据”。这固然跟作者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有关，但是也有客观的原因，就是上面说过的，“汉语口语里

用得特别多的是流水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如果‘句子’观念不强，就会让逗号代替了句号”②。换言

之，句末号既非第一性的，更非绝对可靠的句类标记，最多只能在书面语里作辅助性句类标记。 

（三）实词标记

首先，自主性、可控性动词的确经常用于祈使句，但也常用于非祈使句。其次，形容词的确常用

于感叹句，但也常用于非感叹句。简言之，自主、可控动词和形容词最多是祈使句或感叹句的充分条

件，而非必要条件。否则，句类将不再是交际功能或言语行为分类，而将陷入谓词的词义或语义分类

的泥淖而难以自拔。

其次，疑问代词只有在不和升调共现时才表示特指问语气。一旦和升调共现，它们就会受到“吗”

或者升调的抑制而不再表示特指问语气。③换言之，疑问代词也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的句类标记。 

（四）虚词标记

一是语气词。马建忠以降，学界往往默认语气词是句类标记，但这与语气词的如下表现相悖。首

先，语气词隐省的自由度最高④，口语里频次仅有 6.2%，书面语更低至 0.1%⑤。这意味着，至少有

93.8% 的口语句和 99.9% 的书面语句都没有语气词，“依助词所表的语气来分别句类，就有许多语句

是无类可归的了”⑥。其次，语气词和句类之间不存一对一关系。如“啊”能中频用于感叹句

（57.12%/48.53%），低频用于其余句类⑦；祈使句多半不带语气词，有些可以添加语气词，有的很难和语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第 3 期

 ①　Sadock & Zwicky(1985: 158). See Ekkehard König & Peter Siemund,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Timothy Shopen (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76-324.

 ②　吕叔湘：《汉语语法问题分析》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 28页。

 ③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 1997 年第 2 期，第 104—110 页 ；王珏：《普通话语气词

系统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135页。

 ④　王珏：《普通话语气词的本质与聚合系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6期，第 91—104页。

 ⑤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 276页。

 ⑥　何容：《中国文法论》 ，第 153页。

 ⑦　盛译元：《现代汉语语气词 A 的用法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何鸣：《现代汉语语气词“啊”的意义和功

能研究：语法和语用互动视角》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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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词相容。①最后，语气词强制性和特定语调高频共现，构成述题的语气结构，表示句类语气的下位

口气。如：

（5）可能吗？=可能 [ 升调+吗 ]→可能 [ 极性问语气+低确信口气 ]

（6）或许吧。=或许 [ 平调+吧1]→或许 [ 陈述语气+高确信口气 ]

据上，语气词不可能是句类标记，顶多只是句类的可选性辅助标记。

二是叹词。叹词“没有固定的字调，但是有一定的语调”②，“它们的语义很象语调的意义”③。

“离开了语调，不少叹词便什么确定的意思也没有”④。换言之，叹词必须和感叹调一起才能构成叹词

感叹句。换言之，叹词是感叹句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此外，Poggi 将叹词的功能确定为“单

词完整成句的信号”，并提出叹词语义功能分类体系，包括信息标记（informative）、疑问（interrogative）、
请求（request）、祈愿（optative）等，各自内部包括多个层次几十个小类。⑤这说明叹词和感叹句之间根

本不存在必然联系。

三是副词。除了禁止副词“别/甭/不要”几乎只能用于祈使句外，程度副词“多么”经常用于感叹

句，但也常用于条件分句、宾语从句和定语从句，因而不具有对外排他性。如：

多
•
么
•

多
•
么
•

（7）无论这种关系网织得   严密，这种“保护伞”   “结实”，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

多
•
么
•

（8）不难看出，学生的课题研究集中于验证原理。这也符合研究性学习的本意，即并不需

要学生获得   “有层次”的研究成果，而是体验和探究知识的发生和形成过程。

四是句法结构标记。析取式经常构成选择问句，肯否式经常构成正反问句，“V（一）V”重叠式经

常构成祈使句。但语料显示，它们都有不少反例。如：

还
•
是
•

（9）地球磁场的极性，自然还有赖于粒子带正电   带负电。

去
•
不
•
去
•

（10）   都可以。

看
•
（一）

•
看
•

（11）   就明白了。

例句显示，析取式、肯否式和重叠式也都是必要条件的句类标记。

其次，祈使句里，第二人称代词作主语的隐现频次之比为 1∶1.4⑥，说明它们作主语和祈使句也

不存在必然联系。如：

这
•
位
•
同
•
志
•

刚
•
来
•
的
•

（12）   跟我来一下。 （13）   站这边。

大
•
个
•
儿
•

门
•
外
•

（14）   睡大床。 （15）   别站人。

冯
•
兰
•
池
•
他
•

咱
•

（16）   别想砸这口钟！ （17）   还是稳住性子别着急。

再者，将来时和非进行时两种范畴也并非祈使句所独有。如：

（18）下周放假。 （19）读读原文就明白。

最后，“你这个 N”和“好一个 N”两个句法构式，的确经常参与构成感叹句，但也仅仅是感叹句内

部的两种句式，对内不具有普遍性。“（我）命令（你）”和“（你）给我+A 点/趋向动词”，也的确经常构成

祈使句，但也仅仅是祈使句内部的两种句式，同样对内不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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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⑥　马清华：《论汉语祈使句的特征问题》 ，《语言研究》 1995年第 1期，第 44—51页。

 ②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 368页。

 ③　沈炯：《汉语语调模型刍议》 ，《语文研究》 1992年第 4期，第 16—24页。

 ④　马清华：《论叹词形义关系的原始性》 ，《语言科学》 2011年第 5期，第 482—496页。

 ⑤　刘丹青：《叹词的本质——代句词》 ，《世界汉语教学》 2011年第 2期，第 14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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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据上，汉语句类标记及其特点可归纳如下。
 
 

表 3    句类标记及其特点
 

类别 句类标记 参与构成的句类

充要条件标记 禁止副词：别/甭/不要 祈使句之一

充分条件标记

自主可控动词 祈使句之一

重叠式 祈使句之一

（我）命令（你）/（你）给我+A点/趋向动词 祈使句内部的两种句式

你这个N/好一个N 感叹句内部的两种句式

形容词 感叹句之一

叹词 感叹句之一

程度副词：多么 感叹句之一

必要条件标记

疑问词 特指问句

析取式 选择问句

肯否式 正反问句

可选性辅助标记 语气词 各种句类
 

上表所列四类句类标记，除禁止副词外，其余标记对内都没有普遍性，对外都没有排他性，它们参

与构成的句类及其功能经常相互“交叉”或“彼此渗透”，句类标记和功能之间不存在“稳定的联

系”。①所以，它们参与构成的句类，只有结合语境、情景、语调等因素，才能确定其言语行为类型。②

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句类与其所表示的实际言语行为类型之间存在默认的一对一

关系，即陈述句多用于传信告知，感叹句多用于评价抒情，疑问句多用于传疑提问，祈使句多用于建议

祈请。这将是下文讨论的出发点。 

二　语调系统及其分工

非语气词语言如英语里，语调对句类的区别作用不太大，主要由主语有无、类型（是否第二人称、

疑问词等）及其和动词的相对语序来区别句类，并由动词的限定形式表示语气及其次范畴。③汉语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第 3 期

 ①　朱德熙：《语法讲义》 ，第 21页；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 ，第 98页。

 ②　Ekkehard König & Peter Siemund,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需要注意的是，Austin (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将句类和以言行事类型对应起来，Searle(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认为“一言可多行”，把通过一种施事行为来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

叫做“间接言语行为”，例如通过提问来实施请求。

 ③　Halliday（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2nd ed.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年，第 71—78 页）认为，作为

用于信息交换的语法范畴，从本质上讲是直陈语气，其典型表达式是陈述语气；用于表达提问的是疑问语气（包括极性问和 WH-疑问

语气）。直陈句中，主语和定式成分的顺序起着重要作用：(a) 主语在前、定式成分在后的语序体现陈述语气；(b) 定式成分在前、主语

在后的语序体现极性问；(c)特指问的语序包括两种：(i)如果特指成分是主语，主语在定式成分前；(ii)其他情况下，定式成分在主语前。

至于感叹语气、祈使语气，它们属于直陈语气的变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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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没有限定形式，主语和动词的相对语序对句类的区分几乎没有句法功能。所以，学界关于汉语句类

标记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语调、疑标和语气词的作用及其关系展开的。 

（一）语调及其功能

以
•
抑
•
扬
•
为
•
之
•

胡以鲁最早指出，汉语“语气之变，大抵无位置之更，为叙述，为疑问，或为正语、为反语，皆

 。此音调之抑扬”①。而后，吕叔湘长期持续关注语气研究，先后提出如下三个著名论断。

第一，语气（mood）是“概念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不论有没有语气词

都是如此②，从而对马建忠提出而没有给出解释的“字句应有之语气”给出了明确界定。

第二，“语气和口气不宜混淆。常见的语法教材依据语气把句子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

种，同时又提到句子的语气有肯定与否定的差别，强调与委婉的不同，等等，那么，句子的语气究竟有

几种，未免难以回答”③。从而为明确区别语调和语气词的功能做出了概念及其术语准备。

第三，“句子说出来必得有语调，并且可以用不同的语调表示不同的意义”④。

对于吕先生的以上观点，学界多持肯定态度⑤，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验语音学的验证⑥。总之，语

调不仅是汉语句子“必得有”的强制性成分，而且不同语调表示“不同的意义”。即便是无法准确记录

语调的书面语句子，一旦诉诸朗读或默读，即可“复活”或“唤醒”各自应有的特定语调。如：

（20）刘备天下枭雄。（《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
（21）丙寅卜，殻贞：王往省牛？贞：王勿往省牛？（《甲骨文合集》 四）

（22）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 ）
（23）上你家吃饭？（1998 年《人民日报》 ）
（24）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

（下）》 ）
例（20）只能是平调，例（21）—（23）只能是升调。至于例（24）里的“吾不惴焉”一句，历代语文学家

绞尽脑汁也没能击中肯綮。但林序达只说它是“一个纯用语调标示其反问语气的反问句”，就一语道

破了天机。⑦这应该是训诂学史上非常值得记取的教训之一。

其次，学界还将语调分为语法调和情感调。⑧这里只讨论四种基本语法调（仍称语调）。综合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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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第 66页。

 ②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第 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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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借鉴音位变体理论，假设基本语调都各有一个强弱变体。①简示如下表。
 
 

表 4    基本语调及其变体的分工
 

基本语调及其变体 语气功能及其类别

平调
强平调

陈述
强传信+使知

言者/给予为主型
弱平调 弱传信+使知

曲调
强曲调

感叹
强传情±使感

弱曲调 弱传情±使感

降调
强降调

祈使
强传令+使/求行

听者/索取为主型
弱降调（常与“吧2”共现） 弱传令+使/求行

升调
强升调（常与“吗”共现）

极性问
强传疑+使/求答

弱升调（常与“吧1、么”共现） 弱传疑+使/求答
 

上表所列四种语调及其变体里，感叹调与句子的重音模式密切相关：前重时全句呈降调，中重时

呈曲折调，后重时则先降后扬。在从陈述调向感叹调的转化过程中，调域的加宽、调阶的上升、重音

的增强、调首与调尾音阶的上抬，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强感叹的效果；平调所表陈述语气和曲调所表感

叹语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感叹是以陈述为基础的。②其次，关于升调的强弱变体，吕叔湘曾举过一

个精彩例句（原文不分行）如下③：

吧
•

（25）a.〔主人〕我们走了有半个多钟头。从饭馆到家，总有五里多路   ？

吧
•

　　　b.〔客人〕（心不在焉的）总有   。

吕文认为，a 句里“吧1”字“较高较长”，b 句里“吧1”字“较低较短”，实际就是本文所谓升调的强

式和弱式。强式升调表示较强的极性问语气，弱式升调表示较弱的极性问语气。赵元任则将 a 句视

为极性问句；b 句视为“带疑问的陈述”，其中的“‘吧’短些，整句语调也低些”。④在本文看来，a 句为

强式升调，疑问程度高；b句为弱式升调，疑问程度低。据此，学界所谓与“吧1”“啊”低频共现的“平调”

“陈述调”或“甚低调”，其实就是升调的弱式变体，而与“吗”高频共现和不与语气词共现的升调则是

其强式变体。

语调及其强弱式假设有利于维持四个基本语调的格局，不致增加一个“甚低调”而动语调系统的

格局，也有助于平息语调和句类之间的关系纷争。这样，同一个词语序列加上不同语调即可实现为不

同句类。 

（二）疑标及其功能

疑标在句法层面参与构成各种句法结构，表示句子话语层面的非极性问语气。它们和升调一起

构成如下疑问语气范畴系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第 3 期

 ①　这与林建平（《香港粤语句调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及文学部哲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所刻画的香港粤语

语调及其所表语气类型非常接近。

 ②　陈虎：《基于语音库的汉语感叹句与感叹语调研究》 ，《汉语学习》 2007年第 5期，第 45—55页。

 ③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第 299页。

 ④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 ，第 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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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范畴

升调

疑标

→极性问

疑问词→特指问

肯否式→正反问

析取词→选择问
 

抑
•
制
•

疑问词所表特指问语气和升调所表极性问语气相互冲突。两者同现时，学界往往错以为是语气

词“吗”和疑标的关系，先后提出“疑问点移动说”“特指性极性问句说”和“疑问域不相容说”。①但由

于升调是句子的基频手段而具有基础性、强制性，所表疑问域是“整个命题”；疑问词所表疑问域

“只是一个点”或“局部”。②相比之下，升调是更基础、更高频的手段③，强制性更强，层次最高，优先

表示全句的极性问语气。当它的疑问域之内出现疑问词时，升调将   住疑问词的语气功能而优先

表示句子的极性问语气④，疑问词只能在句法和词组层面表示任指、虚指⑤。如：

什
•
么
•

什
•
么
•

谁
•

谁
•

（26）有   穿   吧！一对老熟人，   还没有见过   ？

什
•
么
•

（27）那天下过一场暴雨倒还能依稀记得，可没见过   木耳商人呀？

不仅如此，肯否式和析取词，一旦被更大结构所包含，它们所表正反问和选择问语气的功能也将

被语调抑制住，而仅在句法或词组层面发挥句法、语义功能。如：

信
•
不
•
信
•

杀
•
不
•
杀
•
走
•
不
•
走
•

（28）我这话   由你，   也由你。我先睡了。

是
•

还
•
是
•

（29）杨虹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他真不知道这   在梦里   现实。
 

（三）小结

由前论可知，平调表陈述语气、曲调表感叹语气，同为言者/给予为主型语气，听者不一定在场；降

调表祈使语气、升调表极性问语气以及疑标表非极性问语气，同为听者/索取为主型语气，听者一般在

场。此外，疑标分别表示非极性问语气，并和升调一起构成疑问范畴系统。 

三　语调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
 

（一）语调和语气词的共同性

语调和句末语气词之间存在如下共同性和关联性。

一是语调的调尾和语气词都天然位于句末述题之后⑥，且语气词位于调尾的最后一个重读音节

之后⑦。两者都作用于整个命题。

王珏：重新认识句类的关系模式

 ①　依次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第 228 页；邢福义：《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7 年第 4 期，第

73—90页；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 。
 ②　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 。
 ③　朱晓农：《亲密与高调——对小称调、女国音、美眉等语言现象的生物学解释》 ，《当代语言学》 2004年第 3期，第 193—222页。

 ④　王珏：《由语调/疑问标记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构建述题的语气结构》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 年第 2 期，第 65—76 页；黄

梦迪：《由原型句式、原型语气结构及其中性语境句研究“吗”的功能》 ，《外国语》 2021年第 5期，第 33—41页。

 ⑤　朱德熙：《语法讲义》 ，第 93—94页。

 ⑥　一般认为，语调的高低升降特征主要表现在“调尾”部分（郭锦桴：《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年，第 263页）。但沈炯（《汉语语调构造和语调类型》 ，《方言》 1994年第 3期，第 221—228页）认为主要表现为全句声调音域高

音线和低音线两方面有系统的调节。这里姑且从众采用传统表述。

 ⑦　瞿蔼堂、劲松：《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兼论汉藏语言声调的性质和特点》 ；张彦：《句重音与句末语气词的音高》 ，《汉语

学习》 2006年第 2期，第 3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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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语调和语气词的音高与各自功能之间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象似性。首先，古今中外语言的句

子都毫无例外地用升调表示疑问语气，用平调表示陈述语气。①汉语语调“几乎全国一个样的，甚至

于跟外国语言也有好些相同的地方”。②同时，语气词以声母的发音部位区别口气类别，以韵母响度

高低和介音有无区别口气强弱兼色彩。③

三是动态语流中，语调调尾的音高和语气词的音高之间经常互动而变异，形成形神合一的“同层

叠加调”。与之相比，调尾和位于句末的非语气词的音高在语流里互动变异则属于语气层和词汇层之

间貌合神离的“跨层截搭调”。④

四是不同的语气词语言、汉语方言及其不同历史阶段之间，语调和语气词的有无、多寡及其历时

消长之间往往存在互补关系。⑤
 

（二）语调或疑标和语气词构成语气结构

虽有学者参照无语气词语言而依据汉语动词及其语义类别划分语气及其下位范畴⑥，但更多学

者则从汉语实际出发先后提出如下六种“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观点。第一，语气词是极要紧、唯一

或主要的语气手段。⑦第二，语调是主要的，语气词是次要的语气手段。⑧第三，语调是强制性，语气

词是可选性语气手段，绝大多数没有语气词的句子也有各自的语气类型。⑨第四，语调和语气词分别

是语气及其下位口气的表达手段。⑩第五，语调和语气词构成句子或其述题的语气型或语气结构。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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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语气词和某一特定语调高频共现，和其他语调或疑标低频共现和互斥，呈现出严整的规律。①

 
 

表 5    语气词和语调或疑标的共现规律
 

语调 肯定语气词：10 惊讶语气词：5 确信语气词：6 确认语气词：5 合计

平调 高频共现：10 低频共现：5 15

曲调 低频共现：9 高频共现：5 14

升调 低频共现：10 低频共现：4 高频共现：6 20

降调 低频共现：4 低频共现：4 高频共现：5 13

疑标 低频共现：7 低频共现：2 9

合计 40 20 6 5 71

　　说明：（一）肯定语气词指相对高频用于陈述句末尾的语气词，惊讶语气词指相对高频用于感叹句末尾的语气词，确信语气词指只能用于

极性问句末尾的语气词，确认语气词指只能用于祈使句末尾的语气词。（二）黑体表示语调或疑标和语气词高频共现，宋体表示低频共现，空

白表示不能共现。（三）数字表示语气词的数量及其与语调共现的类型数量。
 

上表显示出如下两条主要规律。

一是确信语气词和升调一对一高频共现，构成 6 种搭配型（matching）组合；确认语气词和降调一

对一高频共现，构成 5种搭配型组合。

二是肯定语气词和平调一对一相对高频共现，构成 10 种准搭配型（quasi-matching）组合，还分别

和非平调（曲调、降调、升调、疑标）一对四低频共现，构成 30 种错配型（mismatching）组合；惊讶语气

词和曲调一对一相对高频共现，构成 5 种准搭配型组合，还分别和非曲调（平调、降调、升调、疑标）一

对四低频共现，构成 15种错配型组合。

据上述语调或疑标和语气词共现的种类、频次关系，句子的语气结构假设可完善如下：语气结

构=语调/疑标n=1
语气 (mood)+语气词n=0-3

口气 (tone)。该假设表明，语调或疑标强制性择一表示句子的语气

类型，语气词可选性 0—3 个表示各自所属语气的下位口气，两两一起表示语气及其下位口气的综合

值。②简言之，汉语句子既用语调和疑标、还用特有的语气词“作用于整个命题”。③

以上假设，既为语气词和句类关系的纷争画上了圆满句号④，也为四种基本句类明确了形式标记，

为陈述句和感叹句之间、疑问句和祈使句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前两者和后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提供

了有力证据。此外，也验证了语气词“皆与句调有关，可以帮助认定句子的结构”这一假设。⑤
 

结　　语

由上文所论可知，陈述句、感叹句和疑问句、祈使句之间存在如下对立和关联。

王珏：重新认识句类的关系模式

 ①　王珏：《由语调/疑问标记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构建述题的语气结构》 。
 ②　王珏：《由语调/疑问标记和语气词的共现关系构建述题的语气结构》 ；《由功能模式出发研究语气词口气及其系统》 ，《中国

语文》 2020年第 5期，第 527—543页；《由语气结构确定语气词的上位范畴》 ，《语言科学》 2021年第 3期，第 225—245页。

 ③　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 ，第 65页。

 ④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第 260页；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第 258页。

 ⑤　薛凤生：《试论汉语句式特色与语法分析》 ，《古汉语研究》 1998 年第 4 期，第 67—74 页；《汉语句式特色之成因——赵元任

先生给古文句法研究之启示》 ，《语言科学》 2004年第 6期，第 6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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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互动功能上，陈述句、感叹句为言者给予信息为主型语气，互动性和会话性弱，听者不一定

在场；疑问句、祈使句为言者向索取信息为主型语气，互动性和会话性强，听者一般都在场。两者构

成互动性和会话性“强-弱”关系模式，即疑问句、祈使句的互动性和会话性都强于陈述句、感叹句。

其次句法形式上，两种 4个句类的句法标记之间存在如下对立。
 
 

表 6    基本句类及其标记
 

句类

句法标记

语气标记 口气标记

强制 可选 高频 低频

互动性弱
陈述 平调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感叹 曲调 多么；好一个+NP/你这个NP 惊讶语气词 肯定语气词

互动性强
疑问

极性问 升调 确信语气词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特指问 疑问词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正反问 肯否式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选择问 析取词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祈使 降调 你/您；别/甭/不要；自主可控动词；（你）给我 确认语气词 肯定语气词 惊讶语气词
 

上表显示出，陈述句强制性由平调表示语气，并依次由肯定语气词高频、惊讶语气词低频表示其

口气；感叹句由曲调强制性、句类标记可选性表示语气，并依次由惊讶语气词高频、肯定语气词低频

表示其口气。其次，极性问句由升调强制性表示语气，并依次由确信语气词高频，肯定、惊讶语气词

低频表示其口气；祈使句由降调强制性、句类标记可选性表示语气，并依次由确认语气词高频，肯定、

惊讶语气词低频表示其口气。同时，非极性问句分别强制性地由三种疑标表示语气，并由肯定或惊讶

语气词可选性低频表示其口气。

简言之，以语调、疑标为主和语气词为辅的汉语句类标记，大体形成了“一个相互排斥的替代选

择系统”，其中几乎“每个句子标记都可以被分配到一种类型，并且任何句子标记都不能是一种以上

类型的成员”。据此，“陈述句、感叹句对疑问句、祈使句”这一关系模式里的两种 4 个句类都分别各

有自己的句法形式，因此应该是汉语句类关系的最佳模式，并以此对应英语“直陈句（含感叹句）对非

直陈句”的关系模式。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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